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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巴中市人民政府载，巴中市是四川省下辖地级

市，秦巴山片区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位于四川盆地东北

部，地处川陕两省交界的大巴山系米仓山南麓，中国秦

岭-淮河南北分界线南，东邻达州，南接南充，西抵广

元，北接陕西汉中。巴中市辖2个市辖区（巴州区、恩

阳区）、3个县（通江县、南江县、平昌县）。据《中国

语言地图集》（第2版）（2012），巴中方言属西南官话川

黔片成渝小片[1]。巴中方言作为四川方言代表之一，虽

然属于西南官话，但由于历史上曾发生多次移民，因此

受外来方言影响较大。通江经数次战乱及移民迁徙，人

口流动大，语音面貌复杂，并且独特地貌使得交通闭塞，

以至于和巴中其他地区方言存在些许差异，甚至相邻村

镇的方言也有所不同。

人际称谓系统是人类社会经年累月形成的规则和长

期约定俗成的习惯相辅相成的产物，因此在一定的历史

时期内具有稳定性[2]。汉语称谓系统的复杂性主要是由

于家庭结构引起的，因此从家庭结构着手研究称谓系统

是比较有效的方法之一[3]。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各

个民族语言都相应具有表示家庭成员关系的亲属称谓系

统，因而亲属称谓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4]。但即使同

一民族的语言，称谓系统也存在差异。比如现代汉语方

言从大的特征上可以分成七大方言区或八大方言区：北

方方言、吴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

和粤方言（如果把北方方言中的西北次方言单列出来称

作秦晋方言的话就是八大方言区），这些方言的称谓系统

由于地域、社会以及年代的差异从而也会发生变化[5][6]。

方言是文化的载体。四川方言在现代语言区划中属于北

方方言区，这是由四川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等

诸多因素造成的，因此四川方言各语言要素与普通话有

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如语音相近，语法结构相似，大部

分词语都能相通[7]。

在巴中通江地区，人们经常使用“X老子”这一亲

属称谓来称呼父母辈亲戚。例：

（1）干老子，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岳父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二天我们去大老子那耍几天。（以后我们去大姨

妈/大姨父/大姑妈/大姑父家玩几天。）

可见，在诸如“岳父”被称为“干老子”、“大姨妈

/大姨父/大姑妈/大姑父”统称为“大老子”等实际用

例中，“X老子”结构中的“X”可为凝固化前缀“干”、

亲属家族排行。“老子”一词由“老”与“子”两个语

素复合而成。据《说文·老部》载：“老，考也。七十曰

老”，可见“老”本指年高德劭；“子”为象形字，本义

“婴儿”，后在历时演变中逐渐语法化为词缀。“老子”

原为年长者自称，义近“老夫”，例如《后汉书·逸民

传·韩康》中即有“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罪”之用法，

其后引申为倨傲自称，常带不敬或戏谑语气。

“X老子”这一称谓结构的发生，可视为“老子”语

义发生“中性化”与“专指化”演变的结果。该类结构

打破了传统汉语亲属称谓系统对“系属”（父系/母系）、

“亲疏”（血亲/姻亲）严格区分的规约，呈现出无系属

偏好、无视血姻亲界限的泛化特征。如上述例（2），“大

老子”可同时指称大姨父与大姨妈、大姑父与大姑妈，

不再受生物学性别与社会亲属身份的传统约束。换言之，

“老子”这一原本专用于男性的称谓形式，扩展至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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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称，跨越了父系/母系、血亲/姻亲的范畴限制。

有关巴中方言的研究较多，谭伦华（2001）从语

源和地域文化等角度分析了平昌方言的亲属称谓。郭曦

（2013）研究了通江方言语音特征。苗春华（2011）从儿

化和儿尾的构成、作用和音值等方面研究了南江方言的

词缀“儿”的特点。彭敏（2014）研究了巴中方言“哒”

的用法及功能。吴玲竹、何亮（2022）从音韵演变和文

献考证等方面研究了南江方言的程度副词“[kua45]”。谢

晓薇（2014）从构词方式入手，深入研究了平昌方言的

“ABB”式叠词。杨会林（2017）对巴中方言的弱化与消

失过程进行了分析，并补充巴中方言中未被记录的语音、

词汇。关于“X老子”，迄今未见到有关的专门研究，并

且没有方言词典将其收录。因此，本研究采用采访法、

观察法和自我内省法（调查者曾在当地生活，至今也会

定期返回此地），拟将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探讨：首先介绍

“X老子”的类型及特点，然后探究“X老子”背后的语

义机制及其功能。本研究采访对象包括长期居住同一地

区及由于工作原因居住城市但会定期返回该地的不同姓

氏141人。本文语料大多是内省+田野调查，小部分源自

CCL。为节省篇幅和行文方便，本文一律不标出处。

一、“X老子”的共时类型及特点

“X 老子”在巴中通江地区高频使用，湖北有些地区

（如天门、仙桃等）也有称姨妈或姑妈为“X 老子”的

情况，故而猜测这可能是受“湖广填四川”的影响。需

要注意的是，通江地区“X 老子”仅用于日常口语场景，

如家庭对话、走亲访友、邻里闲聊等，面称或非面称均

可使用。而正式场合，如书面通知、婚礼致辞等需要转

化为“姑妈 / 姨妈 / 姑父 / 姨父”等。并且只用于指代有血

缘或姻亲关系的父母辈亲属，不对非亲属长辈使用。主

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X代表凝固化前缀“干”

“干老子”主要用于女婿对岳父的称谓。老一辈使用

频率较高，目前年轻一代几乎未见使用。“老子”保留的

现代汉语亲属称谓之意为“父亲”。此处“干”并不表示

“认干亲”，即“干老子”不表示“义父”或“干爸”之

意。而是取其引申义，表示“名义上”“形式上”或带有

亲近意味的修饰。这表明在女婿心中，岳父这个“法律

意义上的父亲”和自己真正的父亲是同等重要的，带有

尊敬和亲昵的双重色彩。也折射出方言文化中巧妙处理

亲属关系的智慧。翁婿关系往往比较微妙，俗话说女婿

即“半子”，“干老子”这一叫法既保留了“老子”所代

表的父辈尊严，尊重了岳父的权威，又以“干”字冲淡

了血缘的严肃性，拉进翁婿间的距离。

这类称谓反映了汉语方言在亲属称谓上的灵活性。

类似现象在其他方言中也存在，如北方部分地区称岳父

为“老丈人”，既有敬意又不失亲切。而“干老子”以一

种独特的方式重构了家庭角色的边界，在维持礼数的同

时，注入了川人特有的豁达与幽默。

如今，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干老

子”这类称呼在年轻一代中渐少使用，但它所蕴含的智

慧依然值得品味。语言最动人的力量，常常就藏在这些

接地气的称呼中。

（二）X代表亲属的家中排行

此种类型的“X老子”是核心家庭亲属称谓语，主

要用于指代父母辈亲属，包括姑妈、姑父、姨妈和姨父。

“X”代表该亲属在家中的排行，父系排行与母系排行分

开计算。在具体使用中，“X老子”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1.“排行依赖性”

需要明确该亲属在家族同辈亲属中的排行来确定

“X”及具体称谓，最小的称为“幺”，主要用以区分身

份，避免混淆。这正是通江人民骨子里中国传统文化之

“长幼有序”的体现。排行依赖性是伦理的语言载体，

也暗含了对长辈长幼顺序的尊重，强化了家族内部秩序

感。比如，调查者母亲在家排行第四，那么母亲的二姐

被他称作为“二老子”，母亲的三姐被称为“三老子”，

母亲的小妹被称为“幺老子 / 五老子”而不是“四老子”，

这点不同于某些其他省市的相关亲属称谓。例：

（3）你二老子屋头添了个小孙女，晓不得办不办满

月酒。（你二姨家添了小孙女，不知道办不办满月酒。）

（4）估计你三老子今年要打发女了。（你三姨的女儿

今年可能要结婚了。）

调查者只有一个大姑妈，因此，听到上述前两句话

的“二老子”和“三老子”，便知道是说的二姨和三姨。

2. 模糊“父系 / 母系”边界

在进行会话交际时，“X 老子”无父系母系之分。比

如“大老子”，既可以指父亲的大姐（大姑妈），也可以

指母亲的大姐（大姨妈）。例：

（5）大老子喊我们去吃夜饭。（大姑让我们去她家吃

晚饭。）

（6）大老子说她今天去接娃儿下学。（大姨说她今天

去接孩子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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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糊“男性 / 女性”边界

“X 老子”在实际使用时可以无性别差异。比如“二

老子”，既可以指二姑妈及其配偶，也能指二姨妈及其配

偶。也就是说，“X 老子”既能指女性亲属，又能指男性

亲属。例：

（7）年后去你幺幺那走人户。（年后去拜访你小姨/

小姑。）

（8）A：好像说你三老子要从上海回来了。（听说你

三姨父将要从上海回来。）

B：哪个三老子？（三姨还是三姨父？）

A：你男三老子喃。（你三姨父。）

（9）A：二老子说回成都来哒。（二姨回成都了。）

B：两个二老子都回来的蛮？（二姑和二姑父都回

来了吗？）

A：不是，只是小二老子回来的。（不是，只有二姨

回来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排行第一的女性亲属除了被称

作“大老子”，也被称作“大大”，其配偶亦然；排行最

末的女性亲属除了被称作“幺老子”，也会被称作“幺

幺”，而他们的配偶都只被称作“幺老子”。如例（7），

小姨、小姑在家中排行最末，所以都可被称作“幺幺”。

“三老子”既能指代三姨，又能指代三姨父，所以例

（8）中 B 会问回来的是三姨还是三姨父。例（9）的“二

老子”是 A 的“二姨妈 / 二姨父”，同时是 B 的“二姑妈

/ 二姑父”。由此可见，“X 老子”既能指姑妈、姨妈等女

性亲属，又能指姑父、姨父等男性亲属。

从例（8）和例（9）中，也可看出由于“X 老子”

具有系属、性别的模糊性，所以在实际应用时偶尔会产

生歧义。此时加以区分的方式是在“X 老子”前加前缀

“男 / 女 / 大 / 小”。“男 / 大 X 老子”指的是该称谓代表的

男性亲属，而“女 / 小 X 老子”指的是该称谓代表的女性

亲属。故例（8）中“三姨父”用“男三老子”表示，例

（9）中用“小二老子”代表“二姨妈”。这种情况较少出

现，主要用以明确对象，防止歧义，大多数情况下是无

性别差异之分的。

二、“X老子”的语义机制及功能

“老子”是父亲的俗称，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使用。陆

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一中就曾写到：“予在南郑，见西

邮俚俗谓父曰老子，虽年十七八，有子亦称老子。”“老

子”也是四川地区父亲的自称或背称。此处“老子”语

义泛化为“X 老子”，从“父亲”泛化为“父母辈长辈”，

情感色彩由“权威”转向“亲昵”，缩短了尊卑距离感。

在田野调查中，90% 受访者表示“X 老子”比姑妈、姨

妈更亲切。

（一）“X老子”的语义机制

“X 老子”这一称谓是社会文化规约和认知机制共同

作用的结果，其语义泛化主要有两大路径，一是从专指

到泛称，二是性别中性化。前者前文已有所提及，“老

子”最初是对父亲的特指称谓，后延伸为指代有血缘或

姻亲关系的父母辈亲属，不论系属与性别。这种语义扩

展，本质上是认知隐喻思维的具象体现。通过把父亲这

一核心亲属原型的“长辈”“亲缘”属性，投射到其他

同辈核心亲属身上，将这些亲属类比为“父亲”，强调其

辈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辈分和家族结构是很重要的。

使用包含排行的称谓，可以强化辈分意识，使家中长辈和

晚辈的关系更加清晰。且这个称谓只用于核心家庭，不同

于其他亲属称谓，故而在诸如宴席等场合，也能用于区分

众多亲戚间的亲疏关系。在这种语境下，“X老子”带有

一种亲昵的色彩，既有对亲属的尊重，又不失亲密感。后

者主要是指“男称女化”现象。“老子”原语义内核与男

性长辈身份绑定。然而，将其用于指代姑妈、姨妈等女性

亲属，性别特征被削弱，可视为仅保留“长辈”义或表示

与父亲同等重要之人。这种称谓的平等化处理，削弱了传

统父系称谓的排他性。而该称谓还用于指代这些女性亲属

的配偶，不仅重构了亲属关系的表达逻辑，更在潜移默化

中让姻亲关系获得了与血亲同等的重视，促进家庭融合。

“X 老子”的形成深刻体现了认知上的范畴化机制。

范畴化是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进行分类与认知的基本方式，

而“X 老子”正是将不同类型亲属（姑妈、姨妈、姑父、

姨父）划入同一范畴。在这一过程中，有意忽略系属、

血亲 / 姻亲的区别，聚焦“核心家庭父辈同辈长辈”这一

本质特征，从而形成了一个边界清晰、内部成员地位平

等的亲属范畴。反映了当地对父母辈亲属及血姻亲的平

等看待态度，无形中也增添了成员间的亲密感。与此同

时，用“老子”代表整个父母辈类别，还依托了“部分

代整体”的转喻认知机制。父亲作为核心家庭成员，其

称谓被用来指代同辈其他成员，凸显了父亲在亲属网络

中的原型地位。

综上所述，“X 老子”绝非一种简单的称谓符号，而

是承载着深厚情感和文化意涵的语言载体，还映射出特

定语境下家庭伦理观念的变迁。这不仅仅是血缘关系与

姻亲关系的具象化表达，更是情感认同的表现。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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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称呼下，家庭成员能够感受到相互间的联系，从而

强化家庭内部的凝聚力。

（二）“X老子”的语用功能

数字排行具有区分功能。从前多子女家庭十分常

见，数字排行成为了必要区分手段。这种手段也符合汉

语亲属称谓的普遍模式，即用排行区分同类别亲属，如

“二叔”“三姐”等。“X 老子”提供了具体排行和指称信

息，避免歧义。也符合语言经济原则，通过一个词汇就

能提供多重信息，能够提高沟通效率。尤其对于牙牙学

语的孩子来说，他们会直接用“二”“三”代替“二老

子”“三老子”来称呼二姨 / 二姑或者三姨 / 三姑。

总之，“X 老子”称谓语的语义机制核心是语义泛化

与范畴化。“老子”从父亲义泛化为父母辈统称，数字排

行实行个体区分、这一模式简化了称谓系统，强化了亲

属间的亲密感，同时折射出当地对亲属关系的平等化认

知。这种语言现象是语言适应社会文化需求的生动例证。

结语

经过上述讨论，可以概括出巴中通江方言亲属称谓

“X老子”的以下特点：

第一，称谓具有对称性。比如父亲排第三，则子女

称父亲的二姐为“二老子”，相应地将其配偶也同样称为

“二老子”。

第二，称呼发生性别转换。“老子”一开始是男性的

称呼，在该方言中指代女性亲属及其配偶。即将通常属

于男性的称谓用于称呼女性。

第三，一个称谓语可表示多个含义且无性别差异，侧

面反映出男女平等及对女性亲属的尊重。比如“大老

子”，既可以指大姑或大姑父，也可以指大姨或大姨父。

第四，具有排行依赖性，凸显了长幼有别。

第五，随着社会和时代发展，巴中方言的亲属称谓

越来越趋向普通话，个别称谓正在消失。比如，称岳父

为“干老子”，现在只在老一辈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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